
相
逢
何
必
曾
相
識

一
九
七○

年
的
一
天
，
我
在
巴
西
聖

保
羅
市
日
本
城
購
物
，
就
在
我
要
離
開
店

家
的
時
候
，
開
始
下
雨
，
而
且
是
傾
盆
大

雨
，
所
以
我
繼
續
待
在
店
裡
避
雨
。
那
時

在
店
裡
還
另
一
位
身
材
並
不
是
很
高
的
中

國
人
，
他
對
著
我
一
直
看
，
看
得
我
都
有

點
不
自
在
。
我
避
開
他
的
眼
神
，
專
心
看

著
外
面
的
雨
勢
，
希
望
那
雨
能
早
點
停
住

，
好
讓
我
離
開
那
個
令
我
不
適
的
環
境
。

結
果
，
雨
沒
停
，
那
位
一
直
對
著
我

看
的
先
生
卻
走
了
過
來
，
指
著
我
夾
克
上

的
空
軍
官
校
校
徽
問
道
：
「
你
是
空
軍
官

校
的
嗎
？
」

這
一
來
，
反
倒
引
起
了
我
對
他
的
興

趣
，
既
然
他
知
道
那
是
空
軍
官
校
的
校
徽

，
那
麼
他
應
該
與
空
軍
有
關
吧
？

「
我
不
是
，
只
是
對
空
軍
的
事
蹟
相

當
愛
好
，
您
呢
？
您
是
哪
一
期
的
？
」
我

其
實
並
不
確
定
他
是
官
校
的
校
友
，
只
是

想
藉
著
用
這
個
空
軍
中
的
「
行
話
」
，
來

表
示
我
對
空
軍
了
解
。

「
噢
，
我
是
三
十
九
期
的
。
」
他
這

麼
一
說
立
刻
引
起
了
我
極
大
的
興
趣
，
我

在
那
對
空
軍
幾
近
痴
迷
的
年
代
，
能
認
識

任
何
一
位
空
軍
，
都
是
我
夢
寐
以
求
的
事

，
尤
其
是
在
當
時
中
國
人
並
不
是
很
多
的

聖
保
羅
！

於
是
很
快
的
，
在
我
對
空
軍
的
嚮
往

及
他
對
往
事
懷
念
的
情
形
下
，
我
們
開
始

像
老
友
一
般
的
聊
上
了
，
原
來
他
僅
在
三

十
九
期
受
過
飛
行
訓
練
，
但
是
並
未
完
訓

，
後
來
是
在
臺
大
農
學
院
完
成
的
大
學
課

業
。
雖
然
在
空
軍
官
校
沒
有
畢
業
，
但
是

當
天
他
卻
告
訴
了
我
許
多
他
在
官
校
時
的

飛
行
趣
聞
，
其
中
最
讓
我
感
興
趣
的
就
是

一
位
學
生
剛
飛
滿
七
個
小
時
，
在
一
次
練

習
螺
旋
改
正
時
，
竟
將
教
官
甩
出
座
艙
（

當
時
使
用
的
飛
機
是P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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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是
沒
有
座

艙
罩
的
開
放
式
座
艙
）
，
幸
好
教
官
即
時

將
降
落
傘
拉
開
，
得
以
安
全
落
地
。
而
那

位
學
生
憑
著
七
個
小
時
的
經
驗
，
也
能
安

全
地
將
飛
機
飛
回
虎
尾
機
場
落
地
，
創
下

全
期
第
一
位
在
七
小
時
就
單
飛
的
紀
錄
。

在
聽
這
些
精
采
故
事
的
同
時
，
外
面

的
雨
仍
然
在
下
，
但
是
那
時
我
卻
希
望
它

能
下
的
久
一
點
，
這
樣
我
就
可
以
與
這
位

剛
認
識
的
朋
友
多
聊
一
些
了
。
但
是
，
就

像
亞
熱
帶
的
驟
雨
一
般
，
那
場
雨
來
的
快

，
去
的
也
快
，
我
們
聊
了
沒
多
久
之
後
，

雨
就
停
了
，
於
是
我
們
兩
就
互
道
珍
重
，

揮
手
道
別
。
當
時
雖
然
互
留
聯
絡
電
話
，

但
是
因
為
我
即
將
前
去
美
國
念
書
，
所
以

事
後
並
沒
有
再
聯
絡
，
然
而
我
卻
一
直
沒

有
忘
記
那
天
在
日
本
城
避
雨
時
的
邂
逅
。

四
十
多
年
的
時
間
很
快
就
過
去
了
，

在
我
已
寫
了
幾
本
《
飛
行
員
的
故
事
》
後

的
一
天
，
我
收
到
三
十
九
期
張
甲
教
官
傳

來
的
一
封
讀
者
來
函
，
問
了
我
一
些
有
關

我
書
裡
面
的
問
題
，
最
後
他
表
明
他
是
張

教
官
的
官
校
同
學
，
但
是
沒
有
由
官
校
畢

業
，
目
前
住
在
巴
西
。
看
到
這
裡
，
那
天

在
聖
保
羅
的
日
本
城
避
雨
的
那
一
幕
立
刻

在
腦
海
中
重
現
，
難
道
這
位
讀
者
就
是
那

天
的
那
位
先
生
？

我
回
信
時
，
除
了
回
答
了
他
的
問
題

之
外
，
也
提
到
了
當
年
一
同
避
雨
的
往
事

，
並
提
到
他
當
時
所
告
訴
我
的
那
件
七
小

時
單
飛
的
趣
事
，
最
後
我
問
他
，
他
是
不

是
臺
大
農
學
院
畢
業
的
，
因
為
我
想
那
是

唯
一
可
以
證
實
這
位
先
生
就
是
當
初
在
避

雨
時
所
遇
見
的
先
生
。
很
快
的
我
就
又
接

到
那
位
讀
者
回
信
，
他
真
是
臺
大
農
學
院

畢
業
，
也
記
得
那
件
在
虎
尾
所
發
生
的
趣

事
，
只
是
他
卻
對
那
天
避
雨
之
事
毫
無
印

象
。
這
件
事
其
實
沒
什
麼
，
只
是
兩
個
陌

生
的
人
，
在
四
十
餘
年
前
偶
然
交
會
，
然

後
各
自
東
西
，
沒
想
到
在
白
髮
暮
年
竟
又

再
度
交
錯
，
這
次
雖
然
沒
有
見
面
，
但
是

我
卻
感
受
到
了
那
冥
冥
中
的
緣
份
。

．
王
立
楨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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